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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京大屠杀的准备、实施和延伸

孙宅巍

举世瞩目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有其特定的时空范畴。离开了特定的时间、空间，便不成其为“南京大屠杀”。但

是，若要认真界定南京大屠杀的时间与空间，尤其是界定其时空范围的边界，也并不容易。同时，南京大屠杀暴行自身也有其

准备、实施和延伸的发展过程。这一完整的发展过程的时空范围，必然要大大超越南京大屠杀本身的时空范围。这就涉及到了

南京大屠杀暴行本身与南京周边地区暴行这样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把南京大屠杀暴行与南京周边暴行联系起

来加以研究，对于完整地认识南京大屠杀的本质及其相关的时空联系，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进军南京：大屠杀的准备阶段

夺取中国首都南京，是日军既定的战略目标。早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初，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他就狂妄

地宣称：“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自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军第 10 军由杭州湾

登陆，尤其是自 11 月 12 日上海失陷之后，日军的作战进程事实上已经进人了进军南京的阶段。深谙日军统帅部作战意图的第

10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在攻陷上海后 3天便擅自作出决定，“以 10 军的主力独自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并判断“有二十天的时间

可以占领南京”。这一阶段，至 12 月上旬日军进抵南京外围为止，历时 1 个多月。在地域上，则包含了从杭州湾起，直至南京

城郊之间所有日军为进击南京所经过的广阔地带。

在日军进军南京的阶段中，有两点与暴行有直接关系的因素，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日军在经历淞沪艰苦作战之后的畸型心

态与报复心理开始形成。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供认：“自登陆上海以来，因苦战恶斗，付出巨大牺牲，激起我官兵

强烈之敌汽心。”另一名后来担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的天谷少将也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

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曾参加攻击南京作战的日军第 16 师团第 20 联队士兵增田六助回忆说：“在攻

击南京过程中，中队不断地出现伤亡。这些人都是熟悉的年轻同乡，也有些是亲戚、堂兄弟或是同胞兄弟。我的弟弟在中国战

场战死了。所以我一见到中国人，就想到这是弟弟的敌人……”，这种畸型的报复心态，加之原本就具备的军国主义素质，使

日军的暴行愈演愈烈。二是，采取随意处死俘虏的政策逐步形成。12 月 7日，松井石根在亲自起草的《攻占南京城要领》中明

确规定：“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继松井石根之

后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宫的皇叔朝香宫鸿彦王于 12 月上旬，在抵达南京外围阵地后，亲自签署盖章，发出了一连串标有“机密，

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便是“杀掉全部俘虏”。日本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证明，在由上海向南京进击的途中，部

队曾经下达过“逢人便杀”的命令。他说：“我的确看到过这个文件，内容是这样的：“不能饶恕共产主义的暴虐，为了粉碎

共匪蠢动，不仅农夫，即使妇女儿童，也得格杀勿论”，在这里，日本军国主义者故意把屠杀令同对付共产党、共产主义联系

起来，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替大量屠杀中国军民制造口实。十分明显，这种逐步形成的随意处死俘虏的政策，成为日军滥

杀中国军民的根据。

11 月 5日，日军第 10 军之第 6、第 114 师团及国崎支队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后，一路烧杀淫掠，仅金山卫山阳一带，就有 351

名无辜农民被杀害，被烧房屋达 4177 间，被烧水稻及棉花达 5300 多亩；据对金山县 19 个乡镇的统计，共有 2933 人被杀、26418

间房屋被毁。宝山县，在整个淞沪战役期间，更是遭日军蹂厢的重灾区。自日军第 11 师团从川沙登陆后的 100 天内，仅罗径乡

一地即有 2244 人被杀害，占乡民总数的 80%；月浦沿江一带被杀无辜百姓 2782 人，其中男性 1622 人，女性 1160 人；宝山全县

在淞沪会战期间被日军残杀平民总数共达 11233 人，其中含老人 4706 人、小孩 2580 人。

11 月 12 日上海失陷后，日军即分路西进，兵锋直指南京。沿途暴行，令人发指。右路日军一部，于 11 月 13 日自白茹口、

浒浦镇一带登陆，向常熟县进击。仅吴市一带即有居民 571 人被杀、374 名妇女被奸、1090 间房屋被烧毁；总计在进军常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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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沿途各乡镇共有 3000 余名群众被杀、3万余间房屋被烧。日军攻入县城后，又杀害无辜群众 1500 人，烧毁全城 1/3 的房

屋。11 月 18 日，古城苏州失陷。苏州城郊遭血腥屠杀，城内大火燃烧三天三夜，计有 6774 人被杀，其中城区为 3738 人；据昊

县知事公署统计，该县 13 个乡镇共有 7927 间房屋被烧毁、破坏。11 月 27 日，日军攻陷沪宁线上的重要工业城市无锡，大规模

纵火焚烧城区，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同时大量屠杀无辜平民。据统计，日军在占领无锡最初的两三天，从间口桥到吴桥，被杀

的平民尸体即达 2000 余具，加上沿途屠杀，后来经无锡县伪自治会组织的卫生队收埋尸体，达万具以上。日军第 16 师团由无

锡攻向常州，一路烧杀，于 29 日攻占常州。仅常州、戚墅堰等地，即毁房 9000 余间、被杀 4000 余人。城东北河口等乡镇，有

一半的街道化为灰烬。该师团由常州继续向丹阳进击，于 12 月 2日陷丹阳，在丹阳城郊的皇塘、折柳、井巷、横塘等地共杀害

无辜农民 120 余人。日军第 9师团由常州出发，经武漂公路，于 12 月 5日入侵金坛，烧毁城内房屋千余间，枪杀农民 200 余人。

12 月 9日，日军占领镇江。该地数千未能离境的难民均遭屠杀，许多妇女被奸杀，后经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共达 3000 余具。

进攻南京的中路、左路日军，均取道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长兴等地，沿太湖南岸运动。中路分经江苏宜兴和安徽广德、

郎溪，直指南京南郊；左路则一直西进至芜湖；并分兵越过长江，自江北迂回南京北面。n 月初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 10 军，

铁蹄所至，到处杀人放火。其第 6师团一部，从松江攻击吴江县平望镇，11 月 14 日占领平望。镇中居民来不及逃避者，咸被枪

杀；街道尸体成堆，河流浮尸充斥，全镇共有 400 余人被杀，镇中大火燃烧三昼夜。另一部日军于 11 月 18 日攻陷平湖，仅在

白沙湾全公亭一带，即屠杀平民 500 余人，强奸、轮奸妇女 200 余人；24 日陷吴兴（今湖州市），将大片民房烧毁，沿公路尸积

盈野，仅县城内被杀平民尸体就达 300 余具，其南得镇有 400 余名平民被杀、4993 间民房被毁；25 日复陷长兴，杀害平民 200

余人。11 月 28 日，由长兴转向北进的日军占领宜兴，逢人就杀，致街头尸体遍地，嗣经雇工以芦席裹埋，计收尸体 700 余具。

沿太湖南岸西进日军，于 12 月 3日人侵安徽郎溪，烧毁沿途村庄民房 2400 多间，屠杀民众无数，经善后掩埋尸体达 600 余具。

按上述列举的主要暴行，日军在进军南京的过程中，早已大开杀戒，仅百人以上较为集中的屠杀，即杀害中国平民与放下

武器的军人达 4.54 万余人。说明，日军在军事上准备占领南京的同时，在思想上、心态上、政策上已在酝酿和准备着一场罕见

的大屠杀。

城陷前后：大屠杀的实施阶段

12 月 10 日，日军因劝降不成，恼羞成怒，于午后 1时，开始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之后，

于 12 日晚起，奉命撤退。南京城于 13 日陷落。日军在南京城陷前后，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最疯狂、最野蛮的屠杀，并

施以其它种种暴行，使 30 万以上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屠杀，发生强奸事件 2万起以上，全城 1/3 的建筑和街道被

毁。从 12 月中旬起，至 1938 年 1 月底，是南京大屠杀的实施及高峰阶段。其地域则是以南京城为中心，包括四周县郊地区。

在南京城陷前后阶段，也有若干因素直接影响着日军的暴行。其一、是日本军方关于发扬日军武威、震慑中国军民的思想

得到了完全的贯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南京郊外发出命令：“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

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事实上，许多日军士兵狂热地对中国民众施以各种残酷暴行，都

是受到了“发扬日本的武威”和“使中国畏服”这一指令的煽动和鼓励。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后来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报

告说：“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

其二，是日军的畸型心态与报复心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航空兵中士井手纯二曾目睹一名“40 岁上下长胡子的应征

兵”，一边吼叫着“为 XX 战友报仇！尝尝我的厉害！”一边挥动大刀砍杀中国俘虏。一位留在南京的外籍教授报告说：日本侵略

军“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是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其三，是

日军“处死全部俘虏”的决策，逐级均得到了执行。第 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 12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因采取大体

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 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

13000 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第 114 师团之第 66 联队第 1 大队的“战斗详报”中记载：“根据旅团部命令，

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可见日军的部分屠杀暴行，确系执行命令的结果。

在这一阶段，南京城郊有案可查、千人以上的集体屠杀即有：12 月 15 日在汉中门、汉西门外屠杀军警、难民 2000 余人；

同日，在海军鱼雷营将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 9000 人用机枪射杀；16 日，在中山码头杀害难民 5000 余人；同日，将大方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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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区内青年 4000 余人押往下关用机枪扫毙；17 日，在煤炭港残杀军民 3000 余人；18 日，在草鞋峡射杀难民和被俘军人 5.7 万

余人，12 月间，在上新河地区将 2.8 万余名逃难人民杀死，在南门外凤台乡、花神庙一带屠杀难民 5000 余名、士兵 2000 余名，

在燕子矶江滩杀毙解除武装的青年 5万余人，在宝塔桥、鱼雷营一带谋杀无辜青年 3万人以上。上述 10 起千人以上的屠杀，死

难者已达 19.5 万人，另外可以统计出的分散屠杀遇难人数至少有 7.7 万人。这两笔数字相加，即已达到 27.2 万人。

另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南京大屠杀中，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 18.5 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 3.6 万余具，伪

政权出面雇工收尸 7400 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 15 万具。将上述数字相加，再扣除若干万具在收埋统计中可能交

叉的数字，以及 1万名左右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认定有 30 万人以上遇难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上述在南京城郊地区构成南京大屠杀主体内容的 30 万以上遇难者而外，在南京周边的各县中，也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杀烧

淫掠暴行。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及其助手的调查，在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2 月间，江宁县被

杀害 9160 人，毁坏房屋巧．5万间；句容县被杀害 8530 人，毁坏房屋 3.13 万间；漂水县被杀害 2100 人，毁坏房屋 7.76 万间；

江浦县被杀害 4990 人，毁坏房屋 3.14 万间；六合县（只调查 1/2）被杀害 2090 人，毁坏房屋 1.28 万间。从左翼进击、包围南

京的日军第 18 师团于 12 月 10 日攻占芜湖后，将在沿江一带抓捕的 2000 多名难民，全部驱赶到江边用机枪杀害。据估计在日

军占领芜湖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在城内共屠杀了 1万余名手无寸铁的市民。该第 18 师团复于 12 月 20 日攻陷浙皖边境的安吉县，

在这里屠杀平民 998 人，奸污妇女 270 人，烧毁房屋 22850 间。沿沪宁线西进的日军，其天谷支队自镇江渡江后，于 12 月 14

日迅占扬州及其东部仙女庙一带，并发生大量烧杀奸淫暴行。据统计，日军在进人扬州城的头 3天，即杀害市民 500 余人，一

周内奸污妇女 600 余人；在东部万福村杀害百姓 100 余人，并在万福桥上将 400 余名民夫用机枪杀害。日军第 13 师团，分由江

阴和镇江渡江，于 12 月 16 日攻占仪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侵占仪征初期即杀害城乡居民 400 余人，奸污妇女 200 余人，烧

毁房屋近 2000 间；于 12 月 28 日陷靖江，在陷城前后，共烧死、杀死居民 300 余人。在此期间，日军在苏南已占领地区又进行

“扫荡”，残杀无辜，无恶不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昆山马援庄惨案。1937 年 12 月 25 日，日军在半天时间里，用刺刀戳、马

刀砍，共砍刺死马援庄 108 名村民。

进入 1938 年 1 月以后，南京城内的血腥屠杀仍在继续，沿津浦线向北拓展的日军，在苏皖边界地区又犯下累累暴行。1938

年 1 月上中旬，攻陷吁胎城的日军，为报复该城民众的抵抗，对平民百姓用机枪态意扫射，共杀害 2000 多人。与发生吁胎暴行

的同时，日军在早已结束战争的淞沪地区，又不断骚扰广大农村，屠杀无辜农民。仅在 1938 年 1 月上中旬，即残杀奉贤县各村

农民巧。余人。

综上所述，1个半月左右的南京大屠杀高峰期内，日军除在南京城屠杀了 30 万名以上的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外，还

在南京周边各县残杀了无辜居民 4.08 万余人。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发生，决不是孤立的，也决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城内。

扩大占领：大屠杀的延伸阶段

1938 年一二月间，日本华中方面军所属之国崎支队、第 16 师团、第 114 师团先后划归华北方面军建制；2 月 18 日，日本

参谋本部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 10 军之建制，原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编成华中派遣军。上述各支部队，为了巩固对

南京的占领和开辟以徐州为中心的新的战场，不断向四周地区扩大占领，北至陇海线，南达杭州湾，西至津浦路，东临大运河。

这一阶段的时间界限，自 1938 年 2 月起，至 5月底止。到 1938 年 5 月底，由于徐州会战结束，整个华东战场的战事趋于平静，

军事作战的重点西移，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尾声阶段亦告完结。

在扩大占领阶段，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日军的暴行有重要联系。一是本阶段中，日军拓展的占领地区，与南京有着密切的

地缘关系。这些地区，环绕南京这个中心，分布于四周，对于巩固日军对南京的占领起着拱卫作用；而且均系由攻打南京的原

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占领和防守。从地域来说，这一地区应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外围地区。二是这些参加攻占南京的部队，在

南京大屠杀中已经形成的畸型心态与野蛮手段，短期内欲罢不能。因此，如同一个运动物体的惯性一样，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

在本阶段中仍不可抑制地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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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湾地区，日军出于巩固对上海、杭州的占领，对其周围县城居民滥施暴行。1938 年 2 月 2日和 5月 13 日，日军两次

在青浦县金泽镇肆意烧杀，被杀居民达 240 人，全镇房屋被烧毁一半。2月 18、19 日两天中，日军即在余杭县乔司镇残杀平民

1300 人，烧毁房屋 7000 余间，致使该镇出现“千人坑”。3月，驻浙西日军对德清县进行“扫荡”，一路烧杀，共杀死村民 1300

余人，烧毁房屋 7000 余间。

在皖南，日军为确保对南京、杭州两端的占领，不断袭占皖南县镇，并大肆烧杀。1938 年 3 月，从十字铺方向侵犯郎溪的

日军，在占领郎溪后，残杀无辜，仅一天时间，即尸体充斥巷里，经清理，共抬出尸体 470 多具。

在津浦线沿线地区，日军为配合和参加徐州会战，并巩固对南京北方地区的控制，逐次将津浦沿线及两侧县城占领，所过

之处，无不进行血腥屠杀。1938 年 2 月 10 日，侵占临淮关的日军，为了报复该地红枪会的反抗，见人就杀，枪击刀刺，共残杀

1000 余人。2月 11 日，日军向五河县黄坂、后坂等地袭扰，烧杀无算，共杀死居民 260 余人，烧毁房屋 5100 余间，其中有 1389

户家庭被烧光。2月 21 日，占领蚌埠的日军，疯狂屠杀居民，仅在小蚌埠镇一地即用机枪和刺刀杀死 100 余名村民，后又在该

地设立“慰安所”，强迫 120 名妇女供日军蹂埔。2月 28 日，占领淮南上窑的日军，将黄伯郧村团团包围，对村民进行残杀，

共 140 余人遇难。2-4 月间，日军又在凤阳县城乡，犯下累累暴行。日军于 2月 1日侵占凤阳县城后，诱骗逃难百姓回城，然后

加以残杀，据统计仅人城后的 5天中，即杀害无辜百姓 5000 人，烧毁房屋 4000 余间。此后，又在该县山马家、考城、沙沟沿、

曹店等地，共屠杀村民 900 余人，其中考城的 30 多名村民，被用铁丝穿透手心，以柴草活活烧死。是年春，日军在嘉山县广大

农村实行“扫荡”，烧毁房屋千余间，将农家的家禽、粮食一抢而光，共杀害民众 370 余人。1938 年 5 月间，日军对徐州地区

各县实行“三光”作战，烧杀成性，在萧县蒋丁楼、牛眠杀害村民 2200 人，在杨山周寨砍杀村民 360 余人，在铜山阎窝、吕梁、

汉王等地屠杀村民 870 余人，在宿县残杀村民 200 余人。

在苏北地区，日军继 1937 年 12 月于靖江、扬州、仪征等地大施暴行以后，又于 1938 年三四月间，由南通经海安、东台等

地向北扩展，以进一步扩大战果。仅 4月上中旬，便在东台安丰、丁溪等地杀害平民 100 余人。

在苏南地区，日军不断对该地区进行“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8 年 3 月中旬，日军一部乘大小舰艇 40 余艘，包

围无锡马山，杀死马山居民及溃散军人 1500 余人，烧毁房屋 3000 余间。4月下旬，从句容天王寺出发的日军，在朱巷、白杨村、

马场等地杀害群众 400 多人，烧毁房屋 1100 余间。

总计日军在扩大占领南京周边地区过程中，又残杀无辜 1.65 万余人。这充分说明，在南京大屠杀暂告一段落后，其杀戮暴

行并没有立即停止，而是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仍旧延续了一段时间。

台湾陈在俊先生曾将南京大屠杀扩大到长江三角洲的范围来加以研究，这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并非

从天而降，亦非孤立地发生在南京城墙内外一个极其狭小的地区。仅如上文所列，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六七个月的时间

中，在南京周边苏浙皖地区的 39 个县市里，便又屠杀了 10 万名以上的平民。本文所列南京周边地区，在地缘上均与南京有着

密切的联系，或为攻击南京的必经之地，或为巩固南京、扩大占领的必夺之地；在这些地区施暴的时间，与南京大屠杀发生的

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或与南京大屠杀的起始相衔接，或与南京大屠杀时间相同，或与南京大屠杀的末期相连接；在这些地区

施暴的部队，又与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或为攻击南京及对南京居民施加暴行的日军部队本身，或为华

中方面军及其后编成的华中派遣军所属部队，或为由南京地区调防别处的部队。鉴于侵华日军在这些地区的暴行与南京大屠杀

暴行之间，存在着地缘关系密切、时间前后衔接、施暴部队相同的因素，因而对于日军在该地区的暴行，既不能简单等同于南

京大屠杀本身，也不能同南京大屠杀完全割裂开来。如果将日军在南京周边地区屠杀平民的数字与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联系起

来考虑，其屠杀的规模就达到了 40 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笔者以为，我们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后果与影响时，

在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时，在总结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应当把南京周边地区的暴行与南京大屠杀暴行合并起来考虑

和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我们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认识，才会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希望本文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酝

酿、实施和惯性延伸的研究，能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及其本质和影响，有助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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